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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官窑》

内容概要

《最后的官窑》主要内容：清朝年间，大清皇族用精美绝伦的陶瓷艺术品敲开了世界艺术的大门。当
系着曳地发辫的清朝官吏和大清官窑的瓷艺设计师双双站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展的领奖台上时，全世
界的目光也同时转向了古老的东方古国，那复杂的目光里流动着惊叹，赞美和深深的向往，从此，古
中国便被称之为瓷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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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官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太阳经过一天的疲劳，早已蜷缩在地平线上。江南景德镇初春雨后的傍晚，在夜色还
没来临时，水雾便将它的四周占据。太阳把它最后一丝霞光穿透于镇子里的景物上。红霞、稀疏的绿
叶，在山区水雾的浸润下，围着景德镇四周缓缓地变化着，与窑囱冒出的火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
幅幅特有的水墨画。　　突然，一匹快马把景物撕开，带着山区的泥土从远远的深处冲出，直奔大清
景德镇皇窑厂而来。　　大清景德镇皇窑厂规模宏大，里面戒备森严。它地处景德镇城区的东南角，
依城内珠山地势而造，占据城区面积二成以上；整个厂区，远远看去，像个长方体，由：城楼，办公
的衙门、也居也办公的督陶府，来往接待的公馆及生产作坊三部分构成。亭台楼阁仿照皇宫所造。窑
厂始创于明朝初年，专为宫中用瓷所建；成于明成化、万历年间；清朝的历代皇帝都对瓷器存有偏好
，因此在大明朝的基础上大有发展，到光绪朝代，厂内面积上万顷，官员上千，拥有窑工近万人。成
为当时大清朝内最大的一个手工业工厂。　　“军机处急令！”　　“军机处急令！”　　皇窑厂门
前侍卫看来者急切，匆忙把窑厂朱红的大铁门一一打开，让驿官直冲进来。　　这时的大清景德镇皇
窑厂，虽说太阳在山下己埋了半个脸，但是里面仍像个大工地，热火朝天。坯房的窑工在拉坯；釉料
作坊的窑工在向瓷器吹釉；画坊的窑工在填彩，他们劳作一天，仍没有倦意。　　大清督陶官吴振江
带着大清皇窑厂内的大批官员站在一窑炉前，手中拿着一只刚出窑的清花斗彩碗细细端详。　　旁边
一官员指着它说：“大人，这炉瓷器，件件都是我们皇窑厂老画师们亲手绘制的。”　　吴振江没有
理会他，而是皱着眉头，继续看，“汪总监，我咋越看越像乾隆期我太爷爷手上做的，你们是不是在
唬我？”说后，脸色阴沉，一脸的严肃。　　吴振江此语一出，在场的人都为之惊愕，顿时纷纷跪下
。　　“大人，这是仿乾隆器皿。”旁边的画坊总监汪叔凡听后，马上跪步上前解释。　　“汪总监
，难道仿乾隆器皿本府都看不懂吗？我是说，咱们不能把我们艰辛做出来的东西尽往我祖爷爷脸上贴
！你们不要这个脸，我还要这张脸呢。可眼前这一底款，会让人误认为我大清朝当今无能，能拿出的
也只能是一百年前的东西。这必将有辱我大清帝国！我脸丢不怕，反正皮厚，但是咱们大清国的皇上
、太后他们的脸丢得起吗？！西洋巴黎参展对我大清国来说，意义重大。仅这一点，我们未出征，便
先输掉自己！”　　“在下明白了。大人，我立即组织人重新制作。”汪叔凡说。　　“明白就好。
你们起来吧。各位，”吴振江大声地说：“上午军机处传来的公函十分明了，皇上对我们这次参展寄
予厚望。大清皇窑厂上下千年，盛名传于天下。它决不能损于我们之手，明白吗？”　　“明白！”
在场的官员齐声回答。　　“声音大一点！”　　“明白！”　　“报大人，中堂府崔管家求见。”
这时，皇窑厂的侍卫匆匆来报。　　“中堂府，人在那？”吴振江听后，问。　　“报大人，在督陶
府等候！”　　“你给我传，说本府随后就到。”吴振江交待好事情，便急忙回府。　　在督陶府大
堂，崔管家见督陶官吴大人到，快步迎上来。吴振江此时也是三步当二步。他来到崔管家跟前，热情
地拉着崔总管的手说：“崔管家，失敬，让你久等了！”　　“吴大人，此事紧急，我也顾不上许多
礼仪。这是我家中堂大人的密信，具体内容，老爷说都在里面。”崔管家说着，把密信从衣服口袋内
掏出，双手递上。　　吴振江接过，迅速拆开，看后，马下把它收好，放到衣内，稍后笑着说：“崔
管家，一路艰辛，快，到公馆休息！”　　“老人要我二十天来回，大人，你的情我领了。”崔管家
客气地回答。　　“好，那我就不留了，”吴振江紧紧地握着崔管家的双手，说，“皇窑厂上下一万
人问候中堂大人，我们离不开大人的教诲。”　　“大人，你的意愿我一定传到。再见。”　　吴振
江把他送到大门口，崔管家一跃上马，一挥手，转眼消失在夜幕中。　　中堂府的信使——崔管家这
边刚走，宫中圣旨又到。吴振江慌忙跪下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奏日：大清景德镇皇窑厂参展
瓷器，即日直接启运西洋巴黎。钦止！”传旨钦差，宫中刘公公大声宣读道。　　“万岁、万岁、万
万岁。”吴振江双手接过，大声回复说：“刘公公，请启禀皇上，大清景德镇皇窑厂参展瓷器按旨准
时启程。”　　到后室，刘公公又突然对他宣旨。　　吴振江一听，马上又慌忙跪下。　　“吴大人
，”刘公公说，“这是临行时皇上亲手交给老奴一封密旨，具体是什么奴才不敢问。”说着从口袋里
拿出，递给吴振江。吴振江看后，心中沉甸甸的，感到此事意义重大，远远超出他的想像。　　大清
皇窑厂分东、西、南三个出口与市区接壤。从南门，也就是从该厂的前门口出，往西南走三百米，便
是景德镇的中心区，瓷器街。这里街道，全长三百多米，地面一律的清石板，两旁楼阁雕琢华美，店
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器。沿街在各瓷器店中夹杂的茶馆、酒楼、日杂商店，使本来清一色的瓷器店
变得十分的喧闹。街市日夜开业，人来人往，繁华异常。　　这天，督陶府的大千金吴秀娟正带着丫
环小翠挤在其中，她们在各摊前流连忘返，府内的二公子吴晋紧随其后，不离不去。秀娟有点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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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转过头，对着他调笑着说：“二哥，女孩子逛店，一个大爷们成天跟在后面，烦不烦？”　　
吴晋正值弱冠之时，情窦初开，只见他对着秀娟嘿嘿傻笑，说：“妹子，没听爸说，当今社会内忧外
患，市面不安全，我这个做哥的人对你不放心呀。”　　“去你的。你看你，整天油头粉面，一副浪
荡公子哥儿像，跟着你，谁踏实？小翠家中有小村哥，你就死了这份心吧。”秀娟听后，抢白了他一
顿。　　“小妹，二哥胆小，你看你，面庞圆圆的、白白的，鼻子和嘴唇周正、纤秀，苗条的身段，
咋就那样粗犷高傲？！哪像我们小翠柔软、妩媚，人看人爱？”吴晋油腔滑调，说话时，不时盯着小
翠白里透红的瓜子脸上那双乌黑灵动的双眼。　　小翠给他热辣辣的双眼看得不好意思，低下头，满
脸绯红。　　“嘣、嘣”“嘣”突然空中传来三声炮响。　　“小姐，你听，这声音好像是从我们皇
窑厂传来的？”身旁的小翠话音未落，前街便骚乱起来，街道上的人员顿时纷纷闪向两旁，吴晋迅速
抓住秀娟和小翠的手，但是仍被潮水般的人流挤向路旁。这时，只见一列队伍，迅速打这儿经过，直
奔城西码头而去。　　大清皇窑厂护卫队过后，街市马上便恢复了原样。吴晋定神一看，手中抓的是
手帕，没见秀娟、小翠她们。他忙抬头四处张望，只见前方小翠和秀娟正驻足笑着看他。吴晋看后，
一路小跑气鼓鼓地说：“死妮子，不要命了，这大街上，你可知，有多少双色迷迷的眼睛在盯着你们
，没有老哥护花，你们早叫人给拐了？”　　秀娟掉头走她的，当作没听见。　　“小翠，她不领情
，你领情。前头有一个花店，走，本公子给你买花去。”吴晋说着，想拖小翠走。　　小翠红着脸，
看着秀娟。秀娟不满地说：“小翠，别理他，咱们到你干娘戏园看戏去。”说着，抓着小翠的手，转
身就走。　　“戏？好呀，本公子最喜欢看戏。听说今天是《霸王别姬》”吴晋边说边尾随秀娟她们
而去。　　在景德镇城西昌江河畔，打着“御用”旗帜的官家御用码头上，早已停靠着一条大官船。
船上人员见皇窑厂的队伍前来，忙叫大伙迎了上去。队伍上船初定，刘公公立马清点人数，见大家都
到齐了，便对着船夫高喊：“启——”　　“公公，等一等。”站在码头上的吴振江突然想起什么，
对着他高声喊道。　　“吴大人，你可有事？”刘公公站在船板上对着吴振江尖声地问。　　这时，
一匹快马飞奔而来，旋即在吴振江面前停下，来人呈上一个用黄绸裹好的锦合。吴振江接过，捧上船
，走到刘公公面前，对着他说：“刘公公，这是太后六十大寿特制的样品瓷，烦请公公呈内务府总管
李公公转呈皇太后、皇上审核，定夺！”　　刘公公接过，递给身边的下人，“小心拿着。”然后拱
手对着吴振江说：“吴大人，老奴走了，你保重。”　　“刘公公，保重，一路顺风！”吴振江拱手
还礼，下了船。　　顿时，皇家“御用”旗帜扯起，扬帆起航。　　吴振江送别刘公公后，带着皇窑
厂一千官员回到皇窑厂。在皇窑厂衙门口，总管曾开早在此处等候。　　“见过大人”，曾总管见大
人进来，忙迎上去问候。　　吴振江看到他后，压低声音问：“周统领回来没有？”　　曾总管看了
左右一眼，靠近他的耳旁嘀咕起来。　　吴振江听后不断点头。　　“大人，太后六十大寿特贡瓷试
烧品马上出窑，请大人前往检验。”曾总管说到最后，突然拖长声，大声起来。　　“总管，通知窑
工，本府马上就到！”吴振江会意，对着他大声回答。　　“嗻”总管看了大人一眼，领命而去。　
　大清皇窑厂内的窑炉旁，窑工们在窑厂的官员指挥下，裸露着上身，小心地从柴窑炉中搬出一件件
瓷器。　　吴振江来时，瓷器早已摆成一排。负责厂内窑炉烧制的官员谢长森见大人到，忙迎了上来
。　　吴振江点点头，算是招呼。窑工见自己的大人到，迅速让出一条通道。吴振江来到摆放瓷器处
，蹲下，拿起一件瓷器看了看，显然，很满意，只见他站起来，走进窑炉内，四处看看，不时用手敲
打着，最后微笑着走了出来。　　窑工们和同来的官员都望着他，等他发话。　　吴振江拍了拍手上
的尘灰，看了众窑工一眼，笑着对着身旁的谢长森说：“这窑瓷器个个色彩光亮，釉面发色地道。谢
总监，我看，烧制太后特贡瓷器的专窑就这样定了，用此座窑炉！传我的令，着皇窑厂护卫官兵把守
，没有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接近此窑。眼前这些瓷器，组织人员马上处置，就地打碎，清理好窑炉
，等待正试烧窑。”　　“唬”谢总监听后，马上上前领命。　　吴振江验好窑炉后没有回府，而是
领着一干人，马不停蹄地来到皇窑厂彩绘作坊。这画坊，面积很大，二百多张桌子整齐、规整地摆放
着。每张桌子上面都配有一个可转动的轱辘，摆放着瓷器，窑厂的画工们此时正在一丝不苟地画着瓷
坯。门前，漆黑的油漆写着“工坊重地，闲人免人”八个大字，两边有清兵把守。　　吴振江在此巡
视。绘画作坊总监汪叔凡在一旁不断地解说，并在前头引路。　　中途，吴振江突然驻足下来，他发
现眼前一画工手上所画的图案似乎在哪里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对了，儿时跟着爷爷来时看过，
想到这，他立马兴奋起来。　　“大人”、“大人”一旁的汪叔凡叫。　　吴振江听到有人喊，顿时
从回忆中反应过来，瞅着眼前这位画工笑着说：“不错，他画得真不错！”　　“大人，他家世代在
皇窑厂，清花喷水，这是他家的独门绝技。以前这位置是他父亲的，前年他父亲告老退了，我看他画
工不亚于他父亲，便让他顶了上来。”旁边的汪叔凡指着他介绍。　　吴振江听后，不断地笑着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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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皇宫的“御”船出景德镇官家码头后，它在昌江河道上，顺江而下，一路奔去。　　“御
”船上，刘公公坐在船中，品着茶，晃着脑袋，半闭着眼，自言自语地说：“宫里说这地方瓷好，奴
家看这儿的茶叶也不赖呀。”　　“公公，这浮梁的茶，一千多年前就有记载。说到景德镇，那是先
有茶，后才有瓷。”旁边的官员听后，凑上前，连忙解说。　　“奴家刚才还想，咱家吃遍这大江南
北的茶，唯独这地方的茶，咋就这地道？！”　　这时，船停下了。　　公公正想发问是怎么回事，
一官兵跑进来禀报：　　“公公，下游有一货船挡道！”　　“有这事？叫他们走！”刘公公尖声吼
道。　　“公公，我们说了，他们就是不让道！”官兵回答。　　“谁吃了狗子胆，给奴家轰开！”
刘公公尖叫。他话音未落，船前的打斗声已传来。　　一帮汉子上船后见东西就砸，“御”船护卫上
前阻截，三下二下就被他们搁倒，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并很快冲进船的内室，　　刘公公躲在一边，
死死地用手抱着用黄绸裹着的瓷器。　　来人看到他手上的东西，狞笑着向他逼来。刘公公万恐惊惶
，抱着那东西，双眼发直，双脚打抖，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眼看无路可退，突然一人从船板上冲了进
来，横在他们中间。刘公公似乎感到救星到，顿时来了精神，尖叫起来，船上官兵也精神一振，喊杀
声震天，与这伙不明之徒进行着生死斗。　　在镇上最大的春圆子戏园中，台上同样是锣鼓震天，霸
王与虞姬正在作生死别！　　“好、好！”，动情处，只见下面的人在不断鼓掌、吆喝。　　“雪儿
姐唱得真好，百看不厌。”小翠对着一旁的秀娟，指着台上的虞姬说。　　戏园内台上台下，人们的
情绪都沉浸在悲乐中，他们却不知，外面正在同样进行着真实的一幕！　　大队清兵己涌向春圆。　
　这春圆子很大，地处景德镇东门，商业繁华处，占地面积足有上百公顷，内有酒楼、茶楼、客栈，
妓院和戏园。它是景德镇人和外地人来此地交流、娱乐最集中的场所。　　为首的清兵指挥官把手一
挥，直指戏园，并把它给团团围住。　　“大家原地别动，接受检查！”刚才为首的清军军官不知什
么时候已站到戏台上，对着如痴如醉的人群大声断喝！　　人们顿时被这突然而来的断喝声唤醒，个
个瞪着眼，起初以为是戏文。细一看不对，台下立马骚动起来。　　只见为首的清兵军官瞥了会场人
群一眼，大声吼道：“都不许动，违者立斩不赦！”说着转向身边的官兵，一声命令：“一个个地给
我搜。不要让疑犯从这放过！”　　士兵一听，端着枪，冲进了人群。　　吴晋他可不吃这一套，拉
着秀娟和小翠就走。到门口，让清兵给挡了下来。　　清兵看了他们一眼，正要动手搜身，倒是小翠
镇定，对着他们大声一喝：“督陶府大小姐，你们也敢放肆！”　　“小的不敢。”清兵听后，顿时
一愣，手缩了回来。　　“还识相！”二公子吴晋看后，十分得意。　　“秀娟小姐，你们怎么在这
？”为首的清军军官听到这边有吵闹声，分开人群，走了过来，见是督陶府的公子、小姐，马上陪笑
地问。　　“大清王法规定我们不能在这吗？”吴晋上下打量他一眼，咧着嘴，语气十分傲慢。　　
“什么时候，赵公子也从水警变成衙门大捕头了？”一旁的大小姐秀娟也乘机讥讽。　　赵公子被他
们数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时春圆老板娘金赛花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她见官员窘迫，
怕得罪，马上满脸陪笑，对着赵捕头说：“我的赵大公子，你发达了，可不能拿街上邻坊开心。你我
两家平日里可是无冤无仇啊！”　　“秀娟小姐、二公子、老板娘，你们想到哪去了。今天上午，皇
家的“御”船在昌江河段王港处被一伙不明的人打劫。这在景德镇可是天大的事，现在全城已戒严。
茶楼酒肆是重点。我们是奉命查凶。请你们谅解！”赵捕头解辩。　　“御船被一伙不明的人打劫，
我爸爸知道不？”秀娟一听，顿时慌了神，顾不了小姐的矜持，急切地问。　　“我也是刚接到命令
。听说，马大人已直奔督陶府找大人去了。”赵捕头说。　　“哥、小翠，咱们快回去吧！”　　老
板娘看着秀娟、吴晋他们这一走，顾客又散去，心里顿时慌乱起来。　　景德镇街头上到处都是清兵
，行人个个张望，纷纷议论。　　秀娟她们归心似箭，匆忙往家赶。　　他们一行回到督陶府。府上
总管得福看到她们后舒了一口气，“小姐，二公子，你们回来了，老夫人可急坏了。”　　“我姥姥
呢？”秀娟问。　　“老祖宗在后堂，我去禀报一声？”　　“不用。”吴晋说着就往后堂走。　　
秀娟又急切地问：“得福叔。御船真的被劫？”　　得福一脸的沉重，点了点头。　　“那我爸呢？
”　　“老爷已带人赶赴现场去了。”　　秀娟了解情况后，与小翠赶到后堂，推开门，见自家姥姥
静坐在观音菩萨前，双手合十，默颂着经文，神态十分安样。看着姥姥无事，秀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心里总算掉了一块大石头。　　景德镇昌江河道上王港段，四处己站满了官兵。大清皇宫“御”船
正搁浅在那，船上桅杆被斩断，皇宫“御”字大旗掉落一旁，四周散落着被砸碎的皇窑瓷器。护船队
员被打得脸青鼻肿，东倒西歪，蜷缩一处；刘公公昏迷不醒。　　目睹此惨状，吴振江心情十分沉重
。他躬身一一慰问。为首的水手看大人已到跟前，挣扎站起，对着吴振江说：“大人，我看他们不像
一般的人，个个身手了得，上船后，一不要东西，二不要财物，而是看到瓷器就砸，砸完后个个得意
地扬长而去，很奇怪。”　　吴振江看说话的水手伤得不轻，马上示意人把他搀扶走，然后四周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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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看，发现脚下有一残物，弯腰捡起，把它交给身边的曾总管。　　一官员见状，战战兢兢地问，
“大人，这咋办，西洋展会我们还能参加吗？”　　“参展！谁说我们不参展？！”吴振江听后，瞪
了他一眼，气愤地回答。　　浮梁县衙比督陶府早接到消息，马为民知县比吴振江早到一步。他见吴
振江心事重重，独自在江边观望，便跟了上去，顺着他的目光，对着吴振江说：“吴大人，不必难过
，从调查的实物和目前护船水手反映的情况看，我认为，此案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案。”　　吴振江听
后，反应很激动，他说：“马大人，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不管是什么案，在自家门口，看到钦差和我
的手下无辜被打，瓷器被砸，这是本府五年来第一次！我招谁惹谁了，有事就面对面，不要给本府耍
阴的，马大人，治安是你的事，我希望你尽快给我和我的皇窑厂有个交代，对皇上有个交代。不然，
我向皇上参你一本。”　　“吴兄，我不是在认真调查吗。这样说，就伤你我兄弟和气。我向你保证
，半月之内定给你破案！”　　“半月？”吴振江听后，有点激动，紧紧握着马知县的手说，“马兄
，有你这句话，我心中就踏实了。刚才说的，是气话，千万别在意。”说完，便传令所属，带领人马
打道回府。　　接下来的几天，浮梁县衙对镇上、乃至全县境内，那是地毯式地搜查，但却是毫无收
获。　　几天过去了，大清督陶府内，吴振江没有得到浮梁县衙任何的消息，心中甚急。　　此时，
府中管家来报，说周统领到。　　吴振江一听，忙走出书房迎了出去。　　“大人，一切顺畅。”周
统领一见面便说。　　“那好，那好呀！”吴振江听后，心情轻松了许多，他笑着说，“不过，我们
的马大人可不时在关心你。”　　“大人，马知县是否闻出什么？”　　“我看没有。”　　“大人
，马为民可是一个小气的人。一旦知道我们给他隐瞒什么，他会记恨你。要不，把此消息告诉他？”
　　“这是皇上的旨意，事关大清国声威，一旦出事，你我有几个脑袋？你马上回去，抓紧休息，本
府希望你尽快协助马知县早日破案。”　　“大人，马知县处可有消息？”周统领问。　　吴振江摇
摇头，显得十分无奈。　　“不过，大人，我刚从公馆过来，路过刘公公处，碰巧他醒来，他突然向
我说到一个人。”周统领对着吴振江说。　　“人，什么人？”吴振江听后，眼睛一亮，急忙问。　
　“他说——”两人悄悄地议论起来。　　浮梁县衙的赵捕头，在接到马大人限期五天破案的任务后
，那是一刻都没闲着。几天下来，他把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今天已是第五天，此案仍是无头绪。马
知县此时对他已是一天由原来召见一次到现在的二、三次，情形中显然流露出对他的不满。　　也该
赵捕头他倒霉，一上任便遇上天大的案子。虽说这样，但是他没有泄气，依旧十分沉着。这就是他的
特性，这也是他年纪轻轻，能够坐上浮梁县衙总捕头的原因。　　再说这天下午，他仍像往常一样带
着一干人员，挤在瓷器街市上警惕地四周张望，暗中注视着每一个过往人员。　　景德镇瓷器街，虽
说前几天“御”船被劫这等大事发生，却丝毫看不出对它有什么影响，同样是人来人往，十分的热闹
。　　“店家，这瓷盘多少钱一个？”街头东角处，一商人走进一家瓷器店问。　　店家笑着伸出一
个手指，说：“一两。”　　“一两？店家，这也太贵了，我刚从东面过来，这样的瓷器，才三钱一
个。”商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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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清年间，在巴黎国际陶瓷艺术品展览会开幕前夕，大清皇窑厂运送展品的御船遭到莫名的打劫
。案犯们不抓人，不抢物，只是将那些经过当朝皇帝钦点的参展瓷艺品砸了个粉身碎骨。是什么力量
触发了这场倾国大案？是什么目的让作案人宁可罪连九族？那一件件精湛无双的官窑瓷艺作品凝结着
中华民族怎样的血和泪？　　天佑灵瓷，祭祀逝去的王朝之梦；地托古窑，烧铸永远的民族之魂。　
　一部用泥土和火焰讲述的故事，第一次提示古代皇族官窑的古老秘闻，第一次全景讲述了陶瓷古镇
的传奇故事，第一次为你书写这中华民族瓷业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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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笔太一般 内容也一般
2、对我们的国粹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机会要到景德镇去现场感受.
3、这是一本薄气的书，根本没有写出文化底蕴，只是借了一个古镇的壳子而已。
4、这本书还没翻看，收到后书角受损很不开心。
5、我是脑子里面长了狗尿苔才买了这部书
6、只有框架，肉体单薄。感觉是在看这部小说的大纲。
7、其实看着看着就没意思啦
8、国粹就是这样被侵蚀的！看得心情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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